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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大学生活
■   ⾃自动化系 ⾃自 81   |   ⻩黄兵

⼊入学第⼀一印象

忆起清华生涯，我对刚入学的

那段时间印象最深，好多事情历历

在目。也许是因为初到一个新集体

的新鲜感和兴奋劲使然吧。

第一天就有一件事吓我一跳。

本来以为考上大学后生活可以轻松

点，没想到到校头一天就发现同宿

舍的几个兄弟都捧着书对着录音机

念念有词。问他们干吗呢，说是在

听英语磁带，我吓了一跳，这也太

用功了吧！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准

备入学的英语分级考试。不仅如此，

很快我就感觉到清华的学生都非常

用功，学风实在是太好了。连我这

种本来想放松放松的也不得已跟着

用功起来。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对人

说起，我读大学时比读高中还努力。

实话实说，一点没夸张。从此也奠

定了我的“典书đǄۆ႙ກڦٸႀǈ

ٷටّڦ०ǅ生涯。

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是跟小孟、

迟云一起去的。看着他们拿着馒头

就着菜，觉得很新鲜。身为一个江

南人，我们的馒头从来都是早饭时

配着粥吃的，午饭晚饭都是吃米饭。

不过在清华这么多年，我已经喜欢

上了北方的大馒头。这个爱好一直

保持到了现在，可是上海这么好的

馒头难找啊。

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要先点

名，点到胡侃，以马轶磊为首的几

个同学都在偷笑。当时我很摸不着

头脑，因为我压根儿不知道“侃”

字的意思，后来明白过来，也觉得

这名有趣。我想胡侃老家那里对这

个字应该也不敏感吧，否则不会取

这个名啊。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不同地域的语言系统和文化差异真

是很大啊。

班主任钱老师让我当学习委

员，头一件事是去给大家领课本，

陈文胜Ǆ࿓ጱǅ和我一起去。蚊子

是清华子弟，必须靠他带路。领书

是在照澜院，必须骑车去。而我高

中时还不会骑车，听说大学很大，

才在暑假里匆忙学了起来，此前只

在操场上骑过两圈，还没上过路呢。

我记得当时借的是施天舸的自行车，

当然他并不知道我不会骑车，否则

也许就不借给我了。当我晃晃悠悠

上路之后，蚊子看出来了，问“你

会骑车吗？”。当时我胆子确实不小，

更重要的是怕丢面子，居然就这么

上路，幸亏来回都很顺利。

班里第一次搞活动是去颐和

园，路上我和陈立人同行。我俩一

边骑车，一边聊天。这一路只聊了

一件事，就是他一开始怎么被搞错

了专业Ǆԥڟݴٱ 95 ࣏ 96 Ӭඁ

କǅ，后来又怎么去跟校方交涉，

最终硬是又调了回来。当时我觉得

这家伙挺牛，这都能改回来。当时

我连我们这个专业和 84 班的专业有

啥区别都搞不清楚，如果我碰到这

事，肯定就认了。 

开学不久就到了我的生日，那

天很意外、也很惊喜地收到了我们

班几个女生送的贺卡，宿舍的哥儿

刚入学时在颐和园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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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

几个看到之后十分眼红。我当时很

感动，这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

一件事。要知道，在我们老家根本

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这是我人生中

头一次收到生日礼物。后来想起，

当时我应该请女同学们吃个饭，趁

机套套近乎嘛，可惜当时太傻，又

囊中羞涩，错过了大好机会。在此，

我再次向四位女同学表示感谢，感

谢你们 20 多年前给一个小男生带

来的温暖！

17号楼时期

本来想按年来写的，后来发现

很多事情根本分不清楚是在哪一年

发生的。但可以分清楚是在 17 号楼

时期的，还是在 24 号楼时期的。看

来人对于空间的记忆要强于对时间

的记忆。

大一的时候举行新生篮球比

赛，第一场是我们班跟自 85 班对阵。

刚开始不知道彼此水平高低，人人

都不敢上场。马轶磊作为体育委员，

只好率先上阵。不过老马的篮球水

平不行，几个会点的一看，老马这

个水平都能上，那还不如我上呢，

于是纷纷冒了出来。之后老马就再

也没机会上场了。不过一开始没在

一起练过，属于瞎打。我记得 83 班

的刘军在一旁指点，说你们不要瞎

投，要集中打欧阳证这个点。后来

按照这个思路来，果然好多了。这

就是球星战术啊，现在 NBA 最流

行的不就是这个战术吗？我们可真

超前。

大一时，几门基础课的老师都

很牛。我对高数老师印象较深，上

课时老师拿着粉笔写个不停，一步

步推导，虽然式子很复杂，但他讲

得很清楚，真正的深入浅出。这是

我头一次觉得，听老师讲比自己看

教材要轻松。教英语的是一个年轻

的女老师，特别受男生欢迎！她有

时候会在课堂上给大家放外国电影，

还会组织一些英语沙龙、圣诞晚会

之类的活动。

大学里喜欢“吼歌”的同学不

少，诞生了不少“水房歌手”或者“澡

堂歌手”，迟云可算是其中的佼佼

者。他吼歌很放得开，宁可声嘶力

竭也决不降调。唱的最多的是《北

方的狼》和崔健的歌。在我们一帮

理科男中，迟云算是“性情中人”，

特喜欢和我们分享他对女生的看法，

发明了一套又一套的“理论”。有

段时间，他说他喜欢某个女生，因

为那个女生的手很漂亮，我们就都

笑他，称那个女生为“迟云的手”。

那时候陈建春绝对算得上是“恶作

剧大王”，他偷偷在走廊的黑板上

跟友谊宿舍出去野餐，可惜没有姑娘们的正面照

新年晚会合影，记得当时宿舍里曾每人选了一个“心动女生”，结果发现大家的审美

趣味差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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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迟云的手”几个大字。路过

的人奇怪地念将出来，迟云在宿舍

里听到了，吓得赶紧跑出来看个究

竟。我们都笑倒了，周围不明就里

的人纷纷打听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

迟云也有胆小的时候，有一次去找

一个女生“套磁”，居然非拉我一

起去。我就纳闷了，你不怕我“截胡”

吗？结果这小子冲我挥挥手，说了

句什么我忘了，意思是你哪里是我

的竞争对手，把我给气得！

我们宿舍总体来说是比较闷的，

但有一件事走到了全班的前面，那

就是找友谊宿舍。不知最初是谁想

到了这个主意。讨论怎么找的时候，

蔡弘很痛快地把这个事情揽到自己

身上，说他有个女同学在北大图书

馆系。联系之后，说是对方也正有

此意，于是这事就成了。几个女生

中，我对蔡弘的同学印象最好Ǆఁ

ጴඇྮۼକǅ，可惜她大概只露了

一两次面，后面就不再参加活动了。

我们跟其他几个女生交往了很长一

段时间，经常一起出去郊游。可惜

最终也没有成一对，也许大家都不

好意思脱离集体发展“个人关系”。

在我们宿舍之后，其他宿舍也

纷纷找起了友谊宿舍。尤其是马峰

他们宿舍，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们从头到尾只找了这么一个，他

们是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有一次

碰到马峰我问他，你们跟人大那个

友谊宿舍怎么样了？他说，人大？

早换了！

我们大一的时候发生了“六四”

事件，有一次ǄၟࡻᄳӺጕࣷڡ

ఫཀǅ我和建春、小孟回到学校时，

课已经上了一半。那天是制图课，

可是老师一句责备也没有，只是让

我们尽快入座，还给我们单独讲了

他刚才上课的要点。这让

我非常感动。

那时候的卧谈会是不

得不说的。除了有时谈谈

女生，更多的时候我们是

在纵论国内政治、天下大

事，往往一谈就到了夜里

2、3 点ǄࢫઠԹᄽ้ᄺ

ঢ়ӊڟ 3Ă4ۅǈփࡗఫ

ܹࣷሞٶಈǅ。辩论的

时候，建春往往“一夫当

关”、舌战群儒。如果没

有他，这辩论会可能就开

不下去了。天天侃到那么晚，第二

天照样上课，啥事没有。我记得那

时我还有早上跑步的习惯，不管多

晚睡早上照跑不误。年轻时精力真

是充沛啊。

24号楼时期

搬到 24 号楼之后，生活条件

好了不少。比如水房里有了比较好

的淋浴设施。北京的自来水可能是

出自地下水的缘故，冬暖夏凉，一

年四季都可以冲凉。这下水房里的

歌声就更多了。

大三的时候，班里有暑期实习

的安排。我和几位同学去了位于亚运

村的五洲大酒店实习。我和徐峰、马

峰、张雪枫被分到了送餐部，给客房

送餐。小孟等几人是去打扫房间Ǆ

փᅺྺ்ब߲ڥຝǛǅ。相比

之下，我们的工作要轻松一些，而且

有小费拿。记得我一共收到 100 多

元小费，有外汇劵，还有美元等外币。

但送餐这个活有一点不好，就是要值

夜班。我们经常值了一夜班之后还要

骑车回学校。当时好像有一个清华子

弟也在那里上班，他骑了一辆变速自

行车，速度比我们快一倍，经常“嗖”

的一下从我们身边超过去了。我那时

候的“远大志向”就是将来也要买一

辆这样的车。

那时周锐、李心纲他们宿舍是

“多国部队”，来自几个不同的班

级。所以那个宿舍平时非常热闹，

各个班的人都聚过来，打牌的打牌，

玩游戏的玩游戏，很多新的游戏我

都是在那里见识到的。周锐很厉害，

周边那么吵，他照样能看得进书。

所以那时他的成绩非常好，我们班

无人能出其右。

有一次系里文艺汇演，我们班

出了一个小品——《三顾茅庐》，

最后还得了一个奖。这个小品把各

种广告植入台词中，还是很搞笑的，

演出时效果不错。我出演张飞，第

一句台词至今记得，可能是因为排

练的时候说了太多次了：“大哥！

你我兄弟能征惯战，何必去请一个

山野村夫……”为什么找我演张飞，

我至今没搞明白。我那么“苗条”，

哪里像张飞了？要说长得黑，阔义

和吴珉都比我黑多了吧？徐峰演诸

葛亮，马轶磊、蔡弘分饰刘备、关羽。

老马贫嘴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应该是本小品最大的亮点。

周锐饰演诸葛亮的小童，“不好意思，先生出门了”


